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人口与经济重心
演进态势及其影响因素

梁龙武1，2，先 乐1，2，陈明星1，2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2.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中国 北京 100049）

摘 要：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是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此，文章采用1978─2018年中国省域人口和GDP数据，探究四大区

域人口与经济重心演进态势及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四大区域人口与经济重心演进态势差异显著。整体上，人

口重心东部向西南移动，中部向东北移动，西部向西北移动，东北向西南移动；经济重心东部向西南移动，中部移动

方向持续变化，西部和东北均向西南和东北往复移动。②社会经济要素对区域人口密度的影响系数整体较小，工业

化水平、交通便利度对人口密度影响相对较大。③工业化水平、市场繁荣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相对较大，城镇化

与交通便利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增长应遵循多要素累积效应的阶段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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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hina to maintain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prosperous,strong,democratic,culturally advanced,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ower.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uses China's provincial population and GDP data from 1978 to 2018 to study the evolution trend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gravity centers,and their influence mechanism in four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gravity centers among the four regions. On the whole, the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s moved to the southwest of the eastern region,the northeast of the central region,the northwest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southwest of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The economy gravity centers moved to the southwest

of the eastern region,the movement direction continued to change in the central region,and moved back and forth to the

southwest and northeast of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2)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population dens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were relatively small,while the influences of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and traffic

convenience on population density were relatively large. 3) Th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and market prosperity had the

relatively large influence coefficients on economy growth in different regions, while urbaniz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had the relatively small influences on economy growth. The economy growth should follow the periodic law

of multi-factor cumul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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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政府以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为目标，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美丽中国、乡村振

兴、国土空间规划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更加重

视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和高质量可持续性。区域协

调发展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

然要求，是新时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有利于缩小地区绝对差距和继承与发展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1］，能有效解决我国不

平衡发展战略［2］和东部优先发展战略［3］所产生的区

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4］。人口与经济是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区域协调发展要实现地区

人口与经济空间的优化布局。人口要素作为生产

要素直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也对

人口结构具有联动效应［5］。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

是衡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6］，为
此，本文基于长时间尺度数据辨析四大区域人口与

经济重心的演进态势。

重心模型可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空间分布特

征、演化规律和探讨区域发展方向与均衡［7］等问

题，常用于探究人口与经济重心演进态势。该模型

最早由美国学者沃克尔应用于社会经济学研究［8］

中，沃克尔利用重心模型研究了西部大开发等因素

影响下美国人口重心移动与演进态势［9］。此后，

Bellone等进一步优化了经济重心概念，假设研究区

域为均质区域，以区域内人口数量质心为区域重

心［10］。国内学者樊杰最早运用重心模型探究中国

省域农业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演化趋势［11］。在人口

与经济重心研究中，研究尺度包括国家［12］、城市

群［13］、省域［14］、市域［15］及流域［16］等，研究方法主要包

括重心模型［14］、标准差椭圆［17］、耦合模型［18］、灰色关

联［19］、地理探测器［20］等。整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

从全国或区域视角辨析人口或经济要素重心演变

趋势，较少对比研判多区域人口与经济要素重心演

变趋势；主要剖析人口与经济重心时空轨迹，较少

进一步解析人口与经济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

时段以短期为主，较少以改革开放为初始年进行长

时间序列分析。

基于此，本文以 1978年以来中国省域单元常

住人口和GDP作为研究样本，刻画 1978—2018年
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时空演

进轨迹，科学辨析四大区域人口与经济重心演化阶

段，揭示人口与经济重心不同演化阶段的变化特

征，进而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四大区域人口与

经济空间格局的社会经济关键影响因子，以期为我

国四大区域未来中长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分类

指导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

1.1 区域重心模型

重心模型来源于物理学中重心概念，区域空间

重心周围各个方向上所受力均保持相对均衡。该

模型在辨析要素空间演变规律方面存在显著优势，

可通过计量要素重心偏离几何中心的距离与方向，

精准研判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律和演变态势，已成为

探讨区域发展过程中要素空间演化的重要分析工

具［21］。作为衡量区域要素空间分布状态的评价指

标，区域重心的时序变化反映出区域发展的空间演

变轨迹［22］。人口与经济重心是指区域空间中人口

数量和经济水平可维持空间均衡的受力点。本文

通过省域尺度下人口与经济重心的空间移动特征

研判中国四大区域发展趋势。为了便于直观对比

移动特征，进一步指出移动方向和统计出移动距离

与速度。

11..11..11 重心坐标求解模型重心坐标求解模型

区域人口或经济重心坐标求解模型的数学表

达公式为：

X =∑i = 1
n MiXi∑i = 1
n Mi

,Y =∑i = 1
n MiYi∑i = 1
n Mi

（1）
式中：X、Y分别表示总区域人口或经济重心经度和

纬度数值；Xi、Yi分别表示子区域人口或经济重心经

度和纬度数值，即地理重心坐标；i表示第 i个研究

单元；n表示研究单元的总个数；Mi是区域人口或经

济权重：当Mi表示为子区域人口数量时，获得人口

重心坐标，当Mi表示为子区域GDP时，获得经济重

心坐标。

11..11..22 重心迁移距离求解模型重心迁移距离求解模型

区域人口或经济重心移动距离求解模型的数

学表达公式为：

Ds - k = C × [ ]( )Ys - Yk 2 + ( )Xs - Xk 2 0.5
（2）

式中：Ds - k代表两个不同年份重心移动距离；s、k分
别代表两个不同年份；Xs、Ys分别代表第 s年区域重

心所在地理位置的经度和维度数值；Xk、Yk分别表

示第 k年区域重心所在地理位置的经度和纬度数

值；C表示地理坐标与平面投影坐标之间的转换率，

一般是常数，1°≈111.111 km［23］；C × ( )Xs - Xk 、C ×
( )Ys - Yk 分别代表某类要素的重心从 k年到 s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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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度和纬度上移动的绝对距离［24］。
1.2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最早被用于探寻地理空间分区因

素对疾病风险的影响机理［25］。由于传统统计方法

假设较多，而地理探测器模型在应用时没有过多假

设条件，可克服统计方法处理变量的局限性，因此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26］和自然环境要素［27］的影

响机理研究。其中，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模块可

以识别影响因子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度［28］。
因子探测的核心思想是比较某一环境因素和

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是否具有显著的一致性，

若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具有一致性，则说明

这种环境因素对地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决定

意义［29］。

q = 1 - 1
nσ2∑i = 1

m

niσ2
i （3）

式中：q为社会经济要素对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的

影响力探测指标；n为研究单元数量；i为第 i个次一

级研究单元；ni为次一级研究单元数量；m为次级研

究单元个数；σ2为人口密度或经济增长的方差；σ2
i

为次一级人口密度或经济增长的方差。假设

σ2
i ≠ 0模型成立，q的取值区间为［0，1］，q=0时，表

明人口密度或经济增长空间分布不受社会经济要

素的驱动，q值越大表明社会经济要素对人口密度

或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大。

2 影响因素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影响因素选取

人口与经济是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要素，可以反映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与利用水平的

总体特征，通常将两者结合进行研究［30-31］。在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系统中，往往一个因素的变化能引发

整个系统发生改变，因此，人口与经济重心受到众

多经济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32］。为了探究不同地

区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篇幅

限制，本文选取了七大要素作为自变量，以分析这

些要素对不同区域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水

平的异质性特征。

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素构成的指标

体系见表1，具体包括工业化、城镇化、交通、对外开

放、市场、科技化、政策等 7大维度，分别表示区域

发展的内源力、聚合力、可达力、外向力、市场力、创

新力、行政力。“七力”交互耦合，齐力影响人口与经

济重心时空演化格局。由于我国省域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具有较大差异，本文采用相对指标来表征各

维度要素。

2.2 数据来源及区域划分

本文选择1978年以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不含香港、

澳门、台湾）的GDP和常住人口数量作为基础数据。

为消除通货膨胀等因素对计算结果的潜在误差影

响，在计算时根据GDP指数对基础数据进行修正，

均折算成以 1978年为基准的可比价格数据。在区

域地理坐标的选取上，本文选择采用各省省会、自

治区首府、直辖市的经纬度为该区域的地理坐标。

本文中所采用的人口与经济及影响因素数据均来

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

库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空间数据则

提取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1∶400万数据集

（http://www.ngcc.cn/）。我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发展

过程具有各自特色、特点，发展重点有所不同，战略

定位也具有较大差异，本文将四大区域分别进行分

析，可以解析出各区域人口与经济重心的演变态势

及关键影响因子，有助于为四大区域未来可持续发

展针对性地制定对策。将中国省域划分为东中西

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

夏、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四大区域人口与经济重心

演变特征

33..11..11 人口重心演变特征分析人口重心演变特征分析

采用区域重心模型分别对中国

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人口重

心演进轨迹进行刻画（表 2，图 1），可

知东部人口重心向西南移动，中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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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区域人口与经济重心的七大影响要素
Tab.1 Seven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a's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economy gravity centers

维度

工业化

城镇化

交通

对外开放

市场

科技化

政策

具体指标

工业化率

城镇化率

交通便利度

对外开放度

市场繁荣度

科技化水平

政策支持度

影响力类别

内源力

聚合力

可达力

外向力

市场力

创新力

行政力

指标说明

工业产值占GDP比重［33］
城镇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34］

公路和铁路总长度与国土面积比值［35］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3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37］
每万人的专利授权量［38］
财政支出占GDP比重［39］

单位

%
%

km/km2
%
%

件/万人

%



表2 1978—2018年中国四大区域人口重心移动方向、距离与速度
Tab.2 Moving direction，distance and speed of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in China's four regions from 1978 to 2018

年份

1978—1983
1983—1988
1988—1993
1993—1998
1998—2003
2003—2008
2008—2013
2013—2018
1978—2018
人口重心
移动特征

人口流动主
要影响因素

东部

移动方向

东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显著南移，移动距离先上升再
下降

经济特区政策、民营经济发展
热潮、农民工进城就业

南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北

南

南

移动
距离

（km）
3.86
2.53
6.08
8.82
37.02
7.52
2.71
8.44
76.98

移动
速度

（km/年）

0.772
0.506
1.216
1.764
7.404
1.504
0.542
1.688
1.925

中部

移动方向

东西

东

西

东

东

西

东

西

东

东

相对稳定，先北移再南移，以
2008年为拐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部崛
起战略、农民工返乡潮

南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南

南

北

移动
距离

（km）
1.08
1.18
1.24
1.21
3.04
2.46
3.55
1.45
15.21

移动
速度

（km/年）

0.216
0.236
0.248
0.242
0.608
0.492
0.710
0.290
0.380

西部

移动方向

东西

东

东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大幅向西北移动，且移动距离
先上升再下降

地理区位、成渝城市群政策红
利

南北

南

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移动
距离

（km）
1.48
2.83
4.08
6.19
5.50
16.99
11.59
7.16
55.82

移动
速度

（km/年）

0.296
0.566
0.816
1.238
1.100
3.398
2.318
1.432
1.396

东北

移动方向

东西

西

西

东

东

东

西

西

西

西

向西南移动，移动距离最小

国企经济体制改革、东北振
兴战略、创新人才流失

南北

南

南

南

北

南

南

南

南

南

移动
距离

（km）
1.91
0.86
1.25
1.22
0.38
3.42
2.27
1.32
12.63

移动
速度

（km/年）

0.382
0.172
0.250
0.244
0.076
0.684
0.454
0.264
0.316

图1 1978—2018年中国四大区域人口重心迁移轨迹
Fig.1 Moving trajectory of the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in China's four regions from 1978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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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重心向东北移动，西部人口重心向西北移动，东

北地区人口重心向西南移动，移动距离排序为东部

＞西部＞中部＞东北。人口向城市群、大城市以及

沿海地区等集聚趋势显著，区域内不平衡问题较为

突出。

东部地区人口重心显著南移，且南移距离先上

升再下降，移动距离最大，为76.98 km，平均移动速

度为 1.925 km/年，呈现向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

流动态势。1978年以来，在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特区

政策引导下，“百万民工下广东”的民工潮开始显

现，人口重心缓慢南移。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激

发了民营经济发展热潮，中西部人口向珠三角、长

三角等城市群涌入，人口重心显著南移。2000年国

家四部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

业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支持农民工进城就业，中

西部到江浙沪粤等地区务工人口迅速上升，广东人

口数年均增长18.98%，促使人口向西南跨越。

中部地区人口重心相对稳定，呈现“先北移再

南移”趋势，以 2008年为拐点。移动总距离为

15.21 km，平均移动速度为 0.380 km/年，省域人口

流动效应较弱，呈现向东部沿海、城市群流动态势。

1978—2008年皖赣湘地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苏粤等地，豫晋地区

矿产资源丰富，留住了大量务工人员。2008—2018
年，在中部崛起战略下，武汉、长沙、郑州等城市快

速崛起；在金融危机和国家“双创”政策激励下，农

民工兴起“返乡潮”，人口重心向长江中游城市群回

溯。环鄱阳湖城市圈、皖江城市带凭借地理邻近优

势，沿海转移企业加速了劳动力回流，2013年后重

心向东南小幅偏移。

西部地区人口重心大幅向西北移动，移动距离

先上升再下降，移动总距离为 55.82 km，平均移动

速度为1.396 km/年。人口流失空间分布不均衡，东

南多西北少，呈现向大城市、沿边地区和城市群地

区流动态势。1978—2003年受地理距离等因素影

响，川渝云贵为高流出省份。2003—2013年新疆由

于地理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棉花产业及跨境贸易，

吸引了川豫甘等地大量劳动力，人口重心向西北显

著移动。2016年国务院发布《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纲要》和批复成渝国家级城市群，成渝地区企业和

人口加速集聚。

东北地区人口重心向西南移动，移动距离最

小，为 12.63 km，平均移动速度为 0.316 km/年。人

口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向沿海地区、港口城市迁移

态势。1978年以来，随着国企经济体制改革，下岗

工人数量剧增，人口从北向南梯次移动趋势加强。

1995—2000年吉林、黑龙江净流动率分别为-1.01‰
和-1.43‰，辽宁为净流入省，有46.3%来自吉黑［40］。
2003—2013年为东北振兴战略关键期，辽宁重点解

决失业率问题，集聚大量东北下岗工人，人口重心

南移。2013年后资本密集型产业岗位需求较少，创

新型人才大量流失，人口重心南移趋势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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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区域重心模型分别对中国东部、中

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经济重心演进轨迹进行了刻画

（表3，图2），可知东部经济重心向西南移动，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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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78—2018年中国四大区域经济重心移动方向、距离与速度
Tab.3 Moving direction，distance and speed of economy gravity centers in China's four regions from 1978 to 2018

年份

1978—1983
1983—1988
1988—1993
1993—1998
1998—2003
2003—2008
2008—2013
2013—2018
1978—2018
经济重心
移动特征

经济增长主
要影响因素

东部

移动方向

东西

西

西

西

东

西

西

东

东

西

向沿海地区，大城市、城市群
集聚

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浦东新区、北京奥运会、创
新驱动

南北

南

南

南

南

南

北

北

南

南

移动
距离

（km）
33.71
61.02
75.20
55.35
4.54
16.43
11.10
32.57
289.92

移动
速度

（km/年）

6.742
12.204
15.040
11.070
0.908
3.286
2.220
6.514
7.248

中部

移动方向

东西

东

东

西

东

西

西

东

东

东

向交通沿线区、城市群、大城
市集聚

工业经济、能源价格、投资紧
缩政策、中小民营经济、资源
枯竭

南北

北

南

北

北

北

北

南

南

南

移动
距离

（km）
12.44
9.28
5.50
4.24
9.50
7.64
25.79
8.59
82.98

移动
速度

（km/年）

2.488
1.856
1.100
0.848
1.900
1.528
5.158
1.718
2.075

西部

移动方向

东西

西

东

西

东

东

东

东

西

东

向工业核心区，交通沿线区
集聚

工业基础、重点煤炭基地、西
部大开发战略、产能过剩、

“一带一路”

南北

南

北

南

北

北

北

南

南

南

移动
距离

（km）
7.88
14.89
48.59
2.89
54.12
83.14
14.17
74.34
300.02

移动
速度

（km/年）

1.576
2.978
9.718
0.578
10.824
16.628
2.834
14.868
7.501

东北

移动方向

东西

西

西

东

东

东

西

西

西

西

向沿海地区、港口城市集聚

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东北
振兴战略

南北

南

南

南

北

南

南

南

南

南

移动
距离

（km）
2.63
30.99
9.63
29.93
8.71
15.72
19.27
30.59
147.47

移动
速度

（km/年）

0.526
6.198
1.926
5.986
1.742
3.144
3.854
6.118
3.687



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重心整体都向东南移动，移动

距离排序为西部＞东部＞东北＞中部。经济向城

市群、大城市、沿海地区、交通密集区以及工业核心

区等集聚趋势显著，区域内协调发展现象逐渐

显现。

东部地区经济重心移动总距离为 289.92 km，
平均移动速度为 7.248 km/年，呈现向沿海地区，大

城市、城市群集聚态势。移动过程可划分为4个阶

段。第一阶段（1978—1993年）：受经济特区和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影响，经济重心向西南移动。

1978年我国设立深圳、海南经济特区后，粤闽等东

南沿海省份跨越式发展，1991年国家确立的4个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 2个分别位于深圳、海

南，沿海地区迎来新一轮改革高潮。第二阶段

（1993—2003年）：受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影响，经济

重心向东南跳跃。1993年浦东新区正式设立，经济

增速达到30%，带领长三角城市群实现经济高速增

长。第三阶段（2003—2013年）：受奥运会产业链刺

激，重心向北移动。以奥运会为契机，国家对京津

冀地区加大投入，其中河北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

2003年 2 477亿元增至 2013年 17 107亿元。第四

阶段（2013—2018年）：受高技术产业驱动，经济重

心再次南移。2013年以来中国互联网、AI等高技

术产业快速崛起，珠三角、长三角创新驱动趋势

显著。

中部地区经济重心最稳定，移动总距离为

图2 1978—2018年中国四大区域经济重心迁移轨迹
Fig.2 Moving trajectory of the economy gravity centers in China's four regions from 1978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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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8 km，平均移动速度为 2.075 km/年，经济呈现

向交通沿线区、城市群、大城市集聚态势。1978—
1983和 1988—2008年总体向北移动，1983—1988
和 2008—2018年向东南移动。1978—1983年豫鄂

工业经济复苏，加速经济增长，但赣湘地区仍以农

业经济为主，经济增速缓慢。1983—1988年山西煤

炭产业受国家能源价格管控，经济价值流失严重，

年均流失 72亿元以上［41］，经济重心向东南小幅移

动9.28km。1988—1993年受我国紧缩政策影响，投

资规模减小，安徽经济增长近乎停滞，导致经济重

心回移。1993—2008年，河南凭借铁路运输便利，

加速发展县域乡镇企业，中小民营经济快速增长，

尤其是2003年后，在中部崛起、粮食核心区战略引

领下，中原城市群经济发展迅速。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资源枯竭及环保政策等因素导致山西煤炭产

业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导致经济重心持续向南大

幅移动。

西部地区重心迁移距离最大，移动总距离为

300.02 km，平均移动速度为 7.501km/年，呈现向工

业核心区、交通沿线区集聚态势，经济重心演变可

分为向西南移动阶段（1978—1993和 2008—2018
年）和向东北移动阶段（1993—2008年）。1988—
1993年，四川省凭借“三线时期”重点建设工业基

础，经济在西部领先，拉动经济重心向西南移动。

1993—2008年，陕蒙地区依托丰厚的资源禀赋优

势，设立陕北等多个国家重点煤炭基地，经济增长

遥遥领先，拉动经济重心向东北跨越 83.14 km。
2008—2013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川渝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增长，经济增速均超过 10%，

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经济重心向东南移

动14.17 km。2013年后，蒙甘等资源型省份出现产

能过剩和国企投资缩减，经济增速下跌，且成渝地

处西部交通战略核心区，充分发挥西部大开发、“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政策红利，促使经济重心再

次大幅向西南移动74.34 km。

东北地区重心整体向南部移动，移动总距离为

147.47 km，平均移动速度为 3.687 km/年，呈现向沿

海地区、港口城市集聚态势，1978—1993和 1998—
2013年向西南移动，1993—1998和 2013—2018年
向东北移动。1983—1993年辽宁加快工业化进程，

第二产业占比逐年上升，激发了经济活力，促使经

济重心持续向西南跨越。1993—1998年，辽宁受市

场经济影响，大量国有企业亏损倒闭，为三省最多，

经济重心向东北跨越 29.93 km。2003—2013年为

东北振兴关键期，辽宁作为投资主体，国企亏损有

所下降，拉动经济重心向西南跨越。2014年，由于

数据统计问题，辽宁省GDP出现断崖式下降，经济

增速为-1.3%，导致经济重心显著向东北移动30.59
km。
3.2 中国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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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同区域人口密度的影响因素排序有所

不同，且影响系数整体较低，工业化水平、交通便利

度均位列前三（表 4，图 3）。社会经济要素对人口

密度影响整体较小，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地理区

位要素奠定了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42-43］。政策支

持度对人口流动影响排在最后，说明改革开放以

来，市场对人口流动作用大于政策。

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影响因素前三为城镇化水

平、交通便利度、工业化水平。东部是中国城镇化

主体区，主导了中国人口向大城市集聚趋势，其人

口集聚的核心动力是城镇化，影响系数为 0.388。
交通可达性是人口流动的载体，作为中国城镇化主

体区，东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对人口集

聚影响显著。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以劳动密集

型产业为主，吸纳大量劳动力，导致工业化水平对

人口密度影响较大。

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影响因素前三均为交通

便利度、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度。改革开放以来，

中西部加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农村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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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78—2018年中国四大区域人口集聚的主导因素探测表
Tab.4 Dominant factors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China's four regions from 1978 to 2018

作用力

内源力

外向力

可达力

聚合力

市场力

行政力

创新力

影响因素

工业化水平

对外开放度

交通便利度

城镇化水平

市场繁荣度

政策支持度

科技化水平

东部地区

q值
0.168
0.159
0.211
0.388
0.163
0.099
0.112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q排序

3
5
2
1
4
7
6

中部地区

q值
0.243
0.155
0.287
0.087
0.142
0.120
0.128

p值
0.000
0.001
0.000
0.069
0.000
0.002
0.001

q排序

2
3
1
7
4
6
5

西部地区

q值
0.234
0.178
0.521
0.113
0.133
0.096
0.156

p值
0.000
0.000
0.000
0.003
0.000
0.004
0.000

q排序

2
3
1
6
5
7
4

东北地区

q值
0.339
0.464
0.488
0.364
0.308
0.084
0.223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68
0.065

q排序

4
2
1
3
5
7
6



机遇较少，农民集聚到交通条件较好的城市地区就

业，尤其是西部地区，交通便利度对人口密度影响

远高于其他要素。中西部工业基础较弱，且主要集

中在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城市群地区，在提升就

业率的同时，加速了人口集聚。中西部由于地势复

杂与交通落后，离港口较远，且与西部边疆接壤的

国家基本上经济欠发达，对外开放度较低，但在国

家支持下，部分地区凭借地理区

位、政策扶持以及劳动力丰富等优

势加速发展对外贸易，提升了局部

地区人口密度。

东北地区人口密度影响因素

前三为交通便利度、对外开放度、

城镇化水平。交通便利度对人口

密度影响最大，为 0.488，东北地区

曾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21世纪

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转

型优化，交通建设对工业发展尤为

重要，其提升就业率的同时也促进

了人口集聚。东北对外贸易主要

集中在辽宁大连这一港口城市，创

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显著影响人口

集聚。东北地区快速城镇化促进

人口加速集聚，城市地区人口密度

持续增长。

33..22..22 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

分析分析

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

响因素排序有所不同，且影响系数

整体较高。工业化水平、市场繁荣

度均位列前三（表 5，图 4），城镇化

与交通便利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

对较小，且政策调控效应较强，说

明经济增长主要受市场影响，城市

经济增长应遵循多要素累积效应

的阶段性规律，避免盲目城镇化现象［44］。
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前三为：政策支持

度、工业化水平、市场繁荣度，影响系数均高于

0.70。政策支持度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为 0.82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梯度推移论”非均衡发展

战略，东部优先发展，获得了国家诸多财政支出，经

济得以腾飞。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其次，为

表5 1978—2018年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探测表
Tab.5 Dominant factors of economy growth in China's four regions from 1978 to 2018

作用力

内源力

外向力

可达力

聚合力

市场力

行政力

创新力

影响因素

工业化水平

对外开放度

交通便利度

城镇化水平

市场繁荣度

政策支持度

科技化水平

东部地区

q值
0.769
0.534
0.559
0.278
0.733
0.823
0.648

p值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q排序

2
6
5
7
3
1
4

中部地区

q值
0.911
0.831
0.854
0.722
0.888
0.908
0.863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q排序

1
6
5
7
3
2
4

西部地区

q值
0.940
0.839
0.466
0.497
0.906
0.843
0.876

p值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q排序

1
5
7
6
2
4
3

东北地区

q值
0.887
0.856
0.816
0.844
0.981
0.943
0.832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q排序

3
4
7
5
1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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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四大区域人口密度影响因素排序
Fig.3 Ranking of factors affecting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s four regions

图4 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排序
Fig.4 Ranking of factors affecting economy growth in China's four regions



0.769，沿海工业地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带，显著

促进经济增长。东部具有沿海区位优势，市场繁荣

度和需求度较高，集聚了大量商贸交易，经济效应

明显。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前三为：工业化水

平、政策支持度、市场繁荣度，影响系数均高于

0.88。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为 0.911，在国

家东部优先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下，中部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出现了“中部塌陷”现象，工业化明显

滞后，工业增长方式较为粗放，新型工业化对中部

崛起尤为重要。政策支持度显著提升中部经济水

平，21世纪以来，中部崛起迎来一系列国家政策红

利，加速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部地区中小企业

快速发展，扩散效应显著，打造出强大的市场优势，

激发了经济活力。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前三为：工业化水

平、市场繁荣度、科技化水平，影响系数均高于

0.85。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为 0.940，西部

地区具有资源禀赋和劳动力两大优势，但工业产业

结构落后，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西

部市场“马太效应”突出，贫困地区市场发展落后，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缓慢，严重影响经济发展。

西部科技发展主要集聚在成渝陕地区，极化效应明

显，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前三为：市场繁荣

度、政策支持度、工业化水平，影响系数均高于

0.88。东北地区市场体制机制问题突出，国企竞争

力不足，民企发展空间狭小，制约区域经济增长，影

响系数为 0.981。政策支持度显著影响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效率低

下，但刚性支出较大，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

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支撑效应，东北是我国

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 1978—2018年我国省域人口和GDP
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多区域视角辨析改革开放以

来不同区域人口与经济重心时空演进轨迹，探究人

口密度与经济增长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

①我国人口与经济重心呈现波动变化规律，向

城市群、大城市及沿海地区等集聚态势显著，区域

不平衡问题较为严重。从人口重心移动来看，东部

显著南移，移动距离最大；中部相对稳定，呈现先北

移再南移趋势，且以2008年作为拐点；西部大幅向

西北移动，人口流失空间分布不均衡，东南多西北

少；东北向西南移动，人口空间差异显著，且从南向

北梯次递减趋势增强。从经济重心移动来看，东部

分为向西南移动，向东南跳跃，向北迁移和再次南

移阶段；中部最稳定，分为总体向北转移（1978—
1983年，1988—2008年）和向东南移动阶段（1983
—1988年，2008—2018年）；西部移动距离最大，分

为向西南移动（1978—1993年，2008—2018年）和

向东北移动阶段（1993—2008年）；东北整体向南部

移动，分为向西南移动（1978—1993年，1998—2013
年）和向东北移动阶段（1993—1998年，2013—
2018年）。

②我国不同区域人口密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素排序差异较大。工业化水平、交通便利度均位

列中国不同区域人口密度的影响因素前三，工业化

水平、市场繁荣度均位列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

影响因素前三。社会经济要素对人口密度的影响

系数整体较低，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地理区位要

素奠定了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城镇化与交通便

利度对经济增长影响均较小，经济增长主要受市场

影响，且政策调控效应显著。

4.2 讨论与思考

①东部人口和经济重心均向西南移动，主要因

为东南沿海发展优势显著。东南沿海是贸易核心

区，在国家经济特区政策支持下，中小型企业蓬勃

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外地人口集聚。国务院

2019年新增山东、江苏、河北等自贸区，有助于促进

东部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中部人口重心向东

北移动，经济重心整体向东南移动，主要因为中部

人口外流数量仍然较多，尤其是南部省份，外出务

工人员经济收益显著增长，山西省资源型城市虽然

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近年来煤炭产业经济呈现

断崖式下降。中部崛起要强化人口规模优势，加速

人口回流速度，积极承接东部产业，发展集约型经

济。西部人口重心向西北移动，经济重心整体向东

北移动，主要因为西部人口流失问题较为严重，东

南省份尤其严峻。成渝城市群固定资产和电子信

息等产业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新疆依托地理

区位和跨境贸易优势集聚了大量人口，但经济效益

较低。东北人口重心向西南移动，经济重心整体向

东南移动，主要因为辽宁是东北对外开放的前沿地

带，港口城市的区位和交通优势具有较强的人口集

聚效应和经济虹吸效应。东北振兴亟需留住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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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提升中小城镇就业岗位与发展机会，激发

企业创新驱动活力，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更多发展

空间。

②中国不同区域经济重心移动距离都远高于

人口重心，说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差异

变化幅度要大于人口密度，经济增长是影响人口分

布格局的重要因素，而人口集聚又为经济增长提供

动力。人口重心移动距离排序为东部＞西部＞中

部＞东北，东部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幅度最大，人口

空间差异最显著；经济重心移动距离排序为西部＞

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经济空间格局变化幅度最

大，经济空间差异最显著。各区域人口与经济呈现

向城市群、大城市以及沿海地区集聚态势。中国正

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进程［45］，
城市群又是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区，集聚了大量人

口，支撑着区域经济增长。但城市群内部不均衡问

题也愈加严重，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亟需有机

融合，实现经济共同可持续爬升［46］。大城市需要主

动联合中小城市分工合作，协同成群发展，外迁城

市部分职能和提升经济辐射效应。沿海城市率先

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发展战略，在

国家经济特区等政策支持下，沿海地区借助区位优

势，加速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人口

密度与经济实力都显著提升。但随着发展的深入，

存在沿海与内陆发展绝对差异上升等问题，亟需加

强沿海城市对内陆城市的带动效应。

③中国不同区域人口密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素排序有所不同，不同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要根

据地区人文与自然要素特征、发展阶段与模式，重

点优化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打造新时

代区域联合爬升发展路径。工业化水平、交通便利

度均位列人口密度影响因素的前三，人口格局的优

化需要侧重工业化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工

业集聚人口，以交通串联城市。工业化水平、市场

繁荣度均位列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前三，经济实力

的提升需要以工业发展和市场调控为主，工业发展

带动经济增长，市场调控激发经济活力。社会经济

要素对人口密度的影响整体较小，但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整体较高，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地理区位要

素奠定了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经济增长的可塑

性则较强，区域协调发展应优先提升地方经济实

力，并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和居民福祉，进而优化人

口分布格局。政策支持度对人口流动影响排在最

后，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对人口流动的作用大

于政府，人口格局优化应以市场调控为主，政策干

预为辅。城镇化与交通便利度对经济增长影响均

较小，经济增长应遵循多要素累积效应的阶段性规

律，以人为本，切实提升居民福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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